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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姜书法

大粪臭不可闻，人人讨厌，
但在过去，大粪可是好东西，旧
时在青岛，还有买卖大粪的职
业。

解放前，各行各业都有为本
行业从业人员服务的机构，叫同
业公会，按当时政府的明文规
定，在一个地方有同样性质的行
业七家以上可以组织同业公会。
买卖大粪的归“金汁业”管，当各
同业公会会长开会的时候，坐首
席的是“金汁业”的会长。你想
想，得罪了掏大粪的，几天不给
你掏厕所，弄你个臭气熏天，什
么买卖也都给黄了。

德国占领青岛期间，把大粪
纳入法律管理，据 1900 年颁布的

《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
第 12 条规定：“每房房主必须设
立厕所，并应随时洒扫洁净大小
便外，别项秽污之物不得倾倒在
内，每日须将各项秽物搬除，如
请衙行所准承办此事之人代为
搬除，自应照衙门所定薪资偿
给。”为了避免挖大粪的漫天要
价，1908 年颁布《订立倒弃脏物
章程》第 3 条规定“至于脏物之
费既在拉粪费一元三角五分以

内，不准另外索费。”从这些档案
文件可以看出，青岛家庭建立卫
生间，有百年历史了。挖粪、运输
粪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且有
相关的部门负责。

挖大粪的，每天早晨挑着个
粪筐，带着粪勺满街吆喝。谁家
茅坑满了，叫到茅房里，看“货”
议价。讲好价钱就可挖走，大粪
是可以卖钱的。掏挖大粪是按地
区、工种分工，有拉粪车的，有挑
挑子的，有背粪筐的。有专掏官
茅房的，有入户的，挖到的大粪
集结在一起，经过加工，可以卖
给农村，种植庄稼。

个中流程是这样的：一、城
里人把大小便排进旱厕或者便
桶；二、清洁工把旱厕和
便桶里的东西收集起来，
装桶或者装车运走，倒进
城郊的化粪池；三、粪商
定期来收购化粪池里的
肥料，运往农村论斤销
售；四、农民用这些肥料
种植粮食和蔬菜，最后再把粮食
和蔬菜卖给城里……总之这是
一种美妙的生态循环，绝对的变
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平常都说用大粪上地，不
对。如果把大粪直接浇庄稼上，

能把庄稼烧死。刚掏出的
大 粪 那 是 生

粪 ，要
经

过加工，变成熟粪才能上地。
怎样加工，生粪先要集中在一
个浅池（一般在平地上四周围
一圈土即可），拌以灰土，分成
小堆儿，使干燥。干后码成大
堆，使发酵。约需半月左右（随
气候变化）发酵成功，原来的
小堆变得松散，这需要用铁锨
翻动，边翻边打碎，使成末状
并释放出沼气，这才叫熟粪，
卖给农民们，上到地里劲特别
大。

解放后收大粪的主要是
农村人，卖大粪的是城里人。那
时住的大都是里院，自家里有小
茅房，产生的粪便，有勤快人在
大院周围开荒种点菜粮就自产

自用。没有地的人家产生
的粪便就成了买卖的对
象，计量一般用桶做单位，
一桶屎尿一角人民币，如
果屎多的话，就多加个一
二分。正月的粪价比以往
高，因过年时人们总是吃

得好一些。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
上世纪 60 年代。

收购粪便的一般是等货上
门，挖一个大坑，收了就倒进去，
将粪发酵后掺上炉灰或者土，摊
成粪饼，晒干出售。如果没有场
地就只好卖给经营粪场的，那就
挣不了几个钱了。看到买卖大粪
有利可图，有外地的干脆住在青
岛直接收购，减少中间环节。常
有海西的坐船来青岛买大粪，晒
干的粪便装船运到外地，到码头
后是最受欢迎的船只之一。他们
除收购外，还经常到一些关系户
家不花钱拉一些粪便，到手后，
找一片开阔地把粪便晒干，马路
上经常飘散着粪便的恶臭。

记忆中的上世纪 60 年代，

在青岛市区西藏路一带的人行
道上（ 24 中墙外）晒满了大粪干，
在台西镇炮台的北面也有个大
粪场，现在的丹东路和合江路拐
角处，当年是空地，有人专门拉
来垃圾和炉灰用箩筛了拌上大
粪汤晒饼。党校前面的小山坡有
晒粪的，四流中支路靠近海边，
晒的粪干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有的大粪干是用粪和土掺和在
一起制成的，一般在冬春季晒，
看起来像现在的掺假。晒粪的时
候用一木耙子，往粪里拱，把粪
摊平，还要经常翻翻，把粪晒干。

买卖大粪经常会发现双方
将晒干的粪便（即粪饼子)放在嘴
里咬一下，那是在检查里面是否
掺土灰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价钱
会降低。上世纪 60 年代，一老师
到农村搞外调时，就亲眼看见村
支书亲自为别家农民嘴尝干大
粪，尝后说了句：“成色很好！”这
种情景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匪夷
所思呢。

如今崂山很多人家又开始
用大粪种果树、庄稼和茶叶了，
开始了自然回归。“庄稼一枝花
全凭粪当家”，过去的东西好吃，
是因为不用化肥啊！

■激情年代

助农夺高产的桓台洞子井
芒种芒种

忙收忙种

□马洪利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
“芒种芒种，忙收忙种”。今年
6 月 5 日是“芒种”节气，芒
种是反映物候的节令，“芒”
指一些有芒作物，如大麦、小
麦已经成熟，即将收割；“种”
指种子或播种的意思，或表
明晚谷、黍、稷等作物播种最
忙的季节。有人把“芒种”解
释为“忙种”，恰如其分，在我
们长清东部山区便有“芒种
芒种，忙收忙种”的农谚。

在家乡流传着许多与芒
种有关的天气谚语，如“芒种
西南风，夏至雨连天”；“芒种
南风扬，大雨满池塘”；“芒种
怕雷公，夏至怕北风”；“芒种
刮北风，旱断青苗根”；“芒种
日晴热，夏天多大水”；“芒种
热得很，八月冷得早”；“芒种
打雷是旱年”；“芒种忙，麦上
场”；“麦到芒种谷到秋”等等。

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
说，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
获，夏播秋收作物要下地，春
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管
交叉，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
芒种时节，天气炎热，正是山
里人挥汗如雨的“三夏”大忙
时节，忙着收割麦子，忙着播
种玉米，忙着给花生、高粱、
棉花、豆子、谷子、地瓜等诸
多农作物进行苗期管理。

由于家乡满山遍野都是
果树，所以我们这里增添了
一“忙”，那就是繁重的果树
管理，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夏
大忙季节”。每到芒种节气到
来之前，就有一种被当地人
叫做“芒种鸟”的大鸟来到我
们这里，没白没黑地飞在天
上不停地叫着“芒种芒种，忙
收忙种！”

以前，深山里还没有小
麦脱粒机的时候，家乡人都
忙着提前准备好打晒麦子的
场院、碌碡、杈、耙、扫帚、扬
场木锨等等。俗话说：“蚕老
一时，麦熟一晌”，到了芒种
节气，上午还青青的麦子，过
一个晌午头就会遍地金黄，
干熟得断穗掉粒。对“不担病
儿”的麦子而言，当地人还有

“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八成
收”的说法，意思是说，麦子
不能等到“干透了”、“熟过劲
儿”了的时候再动镰，那样就
会有很多被折断的麦穗和失
落的麦粒丢失在麦田里，难
以做到颗粒归仓。又加之芒
种时节的天气变化无常，必
须谨慎预防高温、大风、暴
雨、冰雹等自然灾害，所以当
地农民都懂得“龙口夺粮”的
道理。

“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
老少昼夜忙”，为了体现芒种
时节的“大忙”，家乡还有“下
来麦茬，不让亲家”的俗语，意
思是说，在麦收的时候，就是
亲家从门前路过，也没时间打
招呼，不过，通情达理的亲家
不会因为被冷落而怪罪的，因
为他们也知道此时正是“农忙
不让人”的芒种“急”节。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芒种急种谷”、“芒种芒种，
样样都种”、“芒种不种高山
谷，过了芒种谷不熟”。种谷
子的时间，除了春播的“早
谷”之外，最晚也不能超过

“芒种节”，一旦过了芒种，谷
子就难以成熟了，仅长“谷糠
穗”。意思就是说，北方农作
物的播种时间，已经到了不
能再继续往下拖延的最后期
限。

□邵勇胜

1973 年，我在桓台县深入生
活，也正是小麦浇拔节水的季节，
坡里的社员们干劲很足，鸳鸯罐
从洞子井里向上提水，真是人欢
马叫，热火朝天，早饭和中午饭都
是在井台上吃，场面十分感人。

桓台县当年是长江以北第一
个过长江的县(亩产 800 斤，即为
过长江)。我的家乡离桓台并不远，
因没有水利条件，小麦是十年九
不收，春天逃荒者甚多，农业合作
化后也好不到哪里去，记得有一
年一家人只分了 20 斤麦子。

桓台县为什么过了“长江”？
俗话讲：井水不犯河水。但桓台
县的洞子井却是井水犯了河水，
为何有此讲法，那是特殊环境中
的特殊产物。

大概是 1974 年吧，我陪作家
王安友同志到桓台县采访，他听
了几位大队书记的情况介绍，均
提到了“洞子井”的事，他感到这
是桓台人民的创造和壮举，全省
没有，全国少见，建议我写一下。
我在桓台深入生活时，也有意识
地搜集了一些材料，但对全面情
况不太了解，主要是阶级斗争没
法写，这件事便拖了下来。

2011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
收到了县政协副主席张承连同
志捎给我的几本桓台县出版的
文史资料，其中一本《桓台文史》
中有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记录
了洞子井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桓台有一条主要河流，叫乌
河，建国前后，它在水利航运、农
田灌溉、排涝泄洪方面，均为桓
台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乌河是地下河，不易引水灌
溉，那时还没有机械化提水工
具，但桓台人民有征服自然的无
穷智慧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
神，他们在乌河两岸掘隧道引水
入井，各井连贯相通，河水源源
不断流向水井，从而提高了井下
水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家乡称
那个地方的土层为“竖土”，见了

水不但不坍塌，反而像砖石般坚
硬，这也为开掘洞子井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洞子井的效益是惊人的。鸳
鸯罐由原来拧 13 道绳减少到 8

道，水车斗子由原来的 135 只减
少到只挂 35 只，粮食产量由每
亩 100 余斤稳增到 400 余斤，有
的村达到两作三收，有的甚至达
到三作三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起初
它只是索镇花园村的一位农民
创造的，因见效快，只要肯卖力
气，不用花费什么钱财，一般群
众也办得到。以后数年，各村效
仿，隧洞顺流延伸，逐渐形成地
下沟渠纵横，洞子井星罗棋布。
据调查统计，全县有较大骨干隧
洞 17 条，总长 56 . 11 公里，分支
隧洞 48 条，总长 33 . 3 公里。洞子

井 10701 眼，涉及原来的 3 个区，
灌溉面积 13 万亩，效益涉及 72

个村子。群众编歌谣唱到：桓台
县，不怕旱，洞子井，鸳鸯罐，水
车斗子一大串，不靠老天也吃
饭。这在靠天吃饭的上世纪 50

年代，是桓台人民创造出的人间
奇迹，歌谣是桓台人民发自内心
的喜悦心情的表露。

在采访桓台县后七大队一
位老书记时，他讲：那时在地下
打洞，全靠人力，双膝捆上麻布，
用双肩拖着土筐，一寸一寸的在
洞子里爬行，怕把隧道打弯曲
了，在洞口放上一面穿衣镜，用
太阳反射进洞内的亮点，来确定
打洞的方向。打井打“疯”了，冬
天不停工，过节不歇“马”，若超
过了自己定下的日进度，爬上井
来，不顾疲劳还要相互拥抱狂跳
一阵，那场面十分动人。真是打
井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
再下手。老书记的话，是桓台人
精神的真实写照。

桓台县除了有较为优越的
地理环境外，桓台人民的创业精
神和不屈不挠的干劲，是值得敬
重和钦佩的。那位老书记曾说：
每一粒麦子都有我们的汗水，亩
产 400 斤就那么容易呀！

■口述城事

老老青青岛岛的的大大粪粪买买卖卖

大大粪粪池池

洞子井的效益是惊人的。有了洞子井，粮食产量由每亩 100 余斤稳增到 400 余斤，有的村达到两作三收，有的
甚至达到三作三收。

买卖大粪经常会发现双方将晒干的粪便（即粪饼子)放在嘴里咬一下，那是在检查里面
是否掺土灰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价钱会降低。有位村支书亲自为别家农民嘴尝干大粪，尝后
说了句：“成色很好！”

过去的大粪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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